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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锐，1968年10月出生于安庆市怀宁县。1984年9月，考入安徽大学哲学系，1988年考入北京

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1991年于外国哲学研究所留校任教。1992年赴美国杜兰大

学攻读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德克萨斯州立大学。2002年加盟

森林湖学院，2016年受聘终身教授。2018年辞去美国终身教授教职，正式回国，入职深圳大学哲学

系担任特聘教授。2020年8月入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担任“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哲学与认知科

学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同时在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哲学系担任客座教授。

朱锐教授一生秉持崇高的治学理念，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德语、英语等多国语言，研究领域

广泛，在心灵哲学、神经哲学、神经美学、分析哲学、柏拉图研究等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杰出贡献，成

果丰硕，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钱润葆（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
在读博士）：我不知道朱老师对二流
学者的定义是什么，但是就从知识的
渊博程度来看，他似乎不太符合。有
一天，他突然开始讲亚里士多德的
形而上学，写了满满一黑板，然后
说：“看，同学们，这就是亚里士多

德的想法。不要觉得古希腊语有什
么神秘的，翻译成英文意思就是这
么简单，不要盲目崇拜看不懂的东
西，我们要做的是独立思考。”过了
一会他补充说：“这几位哲学家太伟
大了，很值得我们尊重和研究，但
是我们不应该只以他们为真理。柏

拉图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在二十
几岁那会疯狂地阅读柏拉图，入迷
了一样——但他说的几乎全是错
的。”朱老师就这样一锤一锤，敲碎了
我的学术成见。

有一次，我跟他说我喜欢麦克道
威尔的《心灵与世界》，他说这本书

虽然一下午就读完了，但规范性问
题很重要，值得认真思考。下次再
上课时，他用了一整节课来讲麦克
道威尔的知觉哲学。到写下这篇文
字时，我知道了他不喜欢麦克道威
尔，而且我依然没能一下午就读完

《心灵与世界》。

朱锐：道德上没有遗憾的老师

王酩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
士）：研二上半学期，朱锐老师已经生
病了，身体也经受了病痛的极大折
磨，但是只要有时间，朱锐老师仍然
坚持和师门的学生们定期交流。朱
老师和我讨论我的论文时，表现得充
满兴趣，精神焕发，完全看不出生病

的样子。他的要求似乎是用最简洁
的语言把每一句话说清，每一个概
念都解释清楚。因此我和朱老师的
交流方式是我将我的论文读给他
听，然后他给他自己的意见。我一
个字一个字地念，当遇到表述不通
顺或者模糊不清的地方，朱老师会

让我停下来，并问我句子中一些概
念的含义，我把这些概念解释后，
他会要求我按照给他解释的样子修
改不通顺或者模糊不清的段落。以
这种方式，朱锐老师逐字逐句修改
我的论文。那个时候我对学术论文
的写作还不是很熟练，但是在朱锐

老师的指导下，学术论文的写作能力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师门在和朱锐老师见最后一次
面时，他再次肯定我们的能力，语重
心长地把他想对我们说的全部都告
诉了我们，也许纪念朱锐老师的最好
的方式就是将这些话付诸实践。

周陈瑜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
院硕士）：2023 年的下学期，朱老
师已经在住院，只能通过微信电
话指导我修改毕业论文。他让我

一字一句念我的毕业论文初稿，
就像三年来的每一次。我们在咖
啡馆见面交流讨论的时候，他让
我念我的读书笔记。他一字一句

地修改我的毕业论文，病痛没有
损坏他敏捷的思维和责任心。我
有时会听到电话的那一头传来嘈
杂的声音，我猜测他可能是在多

人病房。医生和护士的检查有几
次打断了我们的讨论。只有在这
些时刻，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他的
疾病。

路文（中国人民大学 2022 级外
国哲学博士研究生）：作为学生，我经
常会觉得那些大哲学家有着过人的
智慧和不可企及的高度。但在朱老
师的课上，他却把那些大家的思想拿
过来，用平实的语言解读，并时不时
给出犀利的点评。当他批评某个哲
学家或某个理论时，我就会想，看来
这些东西不值一提。但朱老师又会
说，他觉得其中的一些思路是重要

的，甚至是天才般的，绝不能轻视，要
我们去学习和理解。这时我才认识
到自己理解上的狭隘。在哲学与智
慧面前，每个真诚的人都是平等的对
话者。知识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重
要的是耐心细致的思考，大胆的质疑
和反思，以及对真的真诚追求。哲学
是对智慧的真诚热爱，尽力在思考中
排除求真之外的干扰。这是朱老师
用言行教会我的。

在课堂外，朱老师最大的爱好就
是户外。他热爱自然，喜欢独自爬
山。哪怕在生病后，也要去公园走
走。一次冬日，朱老师发给我长城雪
景的照片，苍茫群山中，白雪皑皑，野
长城绵延于其中。在得知朱老师又
在一个人爬山后，我赶忙嘱托他注意
安全。不过我也知道，朱老师享受一
个人在山中的寂静，因为那是他思考
问题最好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朱

老师不是扶手椅哲学家，也许可以说
是登山哲学家。在自然环抱之下，他
更能直接面对问题，同时也直接面对
自己，去思考、去求索。后来在听他
谈到艺术、感受与身体问题时，我才
逐渐明白，他为什么如此热爱自然。
因为真诚的思考建立在真诚的感受
之上，人首先是动物，我首先是我的
身体。在深山中独自攀登时，朱老师
也在践行他的哲学吧。

胡可欣（青年诗人，中国人民大
学哲学院外国哲学博士研究生）：有
次，我打算从老师那儿接一份小小的
兼职，为某书写篇稿子，涉及和社会
上的人接洽，老师给我打了很长的电
话，详细叮嘱我各类注意事项，提醒
我要保护好自己的利益，还反复强调
不要因为是他介绍的而有任何心理
压力。那时我才惊觉，老师一向不怎
么在乎自己的利益，这并不是因为他
不明白或不了解这些“世俗”的事

情。恰恰相反，他什么都清楚，甚至
比我们想得更多、更远。因为他叮嘱
我们时，反复表明，一定要维护好自
己的利益，并且细致地告诫我们如何
去维护，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最后一次师门聚餐，我刚刚从新
冠中康复，老师问我身体有没有好
些，希望我也能来参加。我很开心，
便说一定会来。等到来到餐厅，见到
老师，老师便开始笑吟吟地打量我，
半晌打趣说，哎呀，气色比我想象中

好多了，之前还很担心你的。我被老
师逗笑了，便也回敬说，老师，您气色
也比我想象中好多了，都是好事。于
是大家一阵欢笑。那一次，老师还找
了神经现实的几位创始人，大家聚在
一起，老师非常开心，说，你们都是很
有希望的年轻人。那时，老师的眼里
闪着明亮的光彩。好像光明的未来
此刻真的在他眼前展开。

等到聊过一段时间，开始上菜。
桌子比较大，大家各说着各的话，我

面前恰好只摆了盘莴笋，便专心吃了
一会儿。结果，吃着吃着，面前的莴
笋忽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盘牛
肉。我抬头一看，老师正坐在我对
面，端着莴笋盘子皱眉说，怎么只吃
这个？你之前发烧那么严重，现在要
多吃点牛肉，补一补身体。我怔了一
会儿，心里一下子涌起一阵难以言喻
的温暖。于是我说，老师，你也要多
吃点。老师笑了笑，我不爱吃肉，你
们吃就行。

赵胜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外
国哲学2023级博士生）：我在2023年
从兰州到北京跟随朱锐老师读博士，
在到北京前就已经知道朱老师患病
的事，但仍然为老师病情恶化的速度
惊讶。由于刚开学老师就处于治疗
流程，我跟朱老师单独见面的机会并
不多，或许是师门中最少的，但他对
我关于做人和做学问方面的影响却
难以估量。朱老师给我留下最深印
象的是同他的三次见面。

第一次是在一年级刚开学，在他

为本科生开设的《西方哲学原典》课
程的上课前二十分钟。朱老师很看
重我本科对于化学的学习，认为这一
点对于做好神经科学与哲学的交叉
研究非常重要。我当即表示对之前
学习的知识是否能熟练运用在哲学
研究中没有太大把握，老师便微笑着
鼓励我说，“你的化学水平一定比我
强，肯定能做好。”老师给的信心奠定
了我后来开始转向认知科学哲学研
究的基础。他对学生一向如此，积极
鼓励、坦率直接，话语风格优雅，他的

人格魅力很容易让人沉迷。
第二次是几周后，我与老师商量

之后的研究方向。我把硕士期间完成
的一篇文章打印带到老师办公室，老
师看了以后便说，这类主题在国外已
经讨论得太多，如果想要引起国外学
界的兴趣，得考虑新方向。这使我重
新审视以前的研究观念和兴趣，同时在
老师的影响下，开始对意识的学习和研
究，并发现自己对此有浓厚热情。

老师离世前不久，我与他在医院
见了最后一面。生命的最后时刻，老师

最关心的是他的家人、同事，以及我们
这些学生。他躺在病床上，显得很虚
弱，但他说自己的精神比身体看起来好
得多。老师依次对他的每个学生传授
人生经验，令我体验最强烈的是他说自
己面对死亡很平静，因为内心没有愧
疚，没有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我想，一
个有知的人若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坦
言自己道德上没有遗憾，他的一生必然
是光明的。一个在道德与事业上都使
人心悦诚服的人在当今世界想必不多
见，朱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朱锐和他的学生们


